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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所有人都穷。那时米价是

每 斤 一 角 三 四 分 ， 猪 肉 是 每 斤 7
角，蔬菜是每斤几分钱——但人们
因为没有钱，并不觉得它便宜。

那时，天真烂漫的我，想买一
把小提琴。

我知道小提琴的昂贵，我的愿
望是只想得到一把低档次的普及琴

（也叫“学习琴”）。但问题是，最
便宜的普及琴每把也得几十元。

攒钱吧——
我行动起来：除了省吃俭用，

还像许多农民那样，通过辛勤劳
动，去挣得尽量多的工分。我坚持
着，几年下来，除去吃用的花费，
竟攒下 60 多元钱。

小提琴是要去上海买的。
记 得 那 是 11 月 的 一 个 下 午 ，

我怀揣 60 元，出门了——我将用
这些钱，去实现我的买琴之梦。我
告诫自己：不可乱花一分钱！

从北仑霞浦到宁波的汽车票价
是 8 角。从宁波到上海的火车票价
是 6 元。若乘轮船，五等舱 （即

“通舱”） 的票价是 3 元 6 角。我当
然打算乘轮船。但当日的船票已售
完，无奈只得乘火车。

因怕火车上的盒饭卖得贵，上
车前花 1 角 5 分吃了一碗青菜面，
当晚饭。

一早到上海，直奔十六铺码
头售票处，询问当天回甬的轮船
票 ， 回 答 是 四 、 五 等 舱 的 已 售
完，尚有少量二等、三等的。问
清三等舱的票价是 5 元 4 角，我赶
紧买了一张。

忽然觉得肚饿，找到烧饼摊，
买了两个大饼干嚼着，沿南京东路
向西走，到第一百货商店，直上四

楼乐器部。
顾客很少，徘徊在小提琴柜台

旁的，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柜员
是一个神态温和的中年人，他不很
注意我——这让我觉得很自在。

我无心观赏博人眼球的高档
琴。征得柜员的同意后，我就试拉
价位不高但音色尚可的。庆幸的是
这里确有几把普及琴，足以供我这
个囊中羞涩的买琴人选择。开船的
时间是傍晚 5 点钟，我可以放宽
心；来一趟上海不容易，我要尽量
挑一把合我心意的。

让我心动的是那把标价 45 元
的，我的钱够买这把琴，但若买它
钱就所剩无几了；想退而求其次，
另选一把 40 元以内的，却又实在
不甘心。

柜员开始注意我，微笑着问
我：“侬阿是喜欢格把琴？”

他并没有问我“买不买”，倒
是我自己不再犹豫了，我说：“就
买这把吧。”

他说了声“好咯”，就拿出一
个琴盒来，把琴装进去⋯⋯

我解开外衣的纽扣，从毛衣的
圆领口伸进手去，捏开内衣口袋上
沿的别针，从袋里抽出四张 10 元
的大钞，放到柜台上。然后再从裤
袋里掏出零钱，数出 5 元来，加在
一起⋯⋯

他好像没在注意我，低着头给
我开发票，等我把钱如数放在他的
眼前时，才“噢”的一声抬起头来
收了钱——这使我很是感激他。

我取了琴，离柜，下楼，到鞋
帽部找条凳子坐下来，把余钱仔细
数了数——没错，还剩 2 元 5 角 5
分。我释然了！

为小心起见，我把整张的 2 元

票藏到内衣的口袋里，再给袋口别
上针。

中午在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
因为有粮票，买半斤米饭没花多少
钱；下饭的小菜是一碗青菜豆腐
汤，也不贵。

余钱已经不多，但只要钱不丢
失，回家是不成问题的。开船还
早，我就优哉游哉，在外滩溜达了
一阵子⋯⋯

当晚去宁波的那艘轮船叫“工
农 兵 十 九 号 ”。 我 上 船 ， 进 三 等
舱，找我的床位⋯⋯

船上的晚餐是免费的，排队领
取。一大盆的青菜肉片盖浇饭，吃
得我美美的，饱饱的⋯⋯然后进舱
内，躺下，耳闻轮船驶离黄浦江的
鸣笛声，合着船体的微簸，在一种
满是享受的感觉中，舒心地睡去
⋯⋯

一觉醒来，船已驶进镇海口。
⋯⋯
乘上往霞浦的汽车时，身上只

剩 1 元 5 角了；但此时的我，已离
家不远了。

我忽然得意起来：一个农村的
穷小子，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为
买一把心仪的小提琴，拿他积攒多
年的钱，以几近极限的算计，捧得
美物归。

⋯⋯
半个世纪过去了。
如今，我和我的外孙女，各自

拥有一把市价好几万元的小提琴；
两人使用的琴弦，是数百元一套的
名牌货；外孙女学琴的课时费，是
每 45 分钟 600 元。

琴事一例，可见民生之巨变。
未经昨日苦，哪知今日甜。抚

琴思昔，我愿足矣！

我的第一把小提琴
贺克勤

我手机里藏着一些音频资料，
里面录有鸟叫声、流水声、林涛声、
潮汐声⋯⋯都是大自然的声音。夜
来无眠，打开来听，人就会慢慢被这
些天籁所浸润、抚慰，嘈杂和烦乱会
慢慢平息，睡眠不经意间找上门来。

透过这些音频，我有意外发现。
这些被称作天籁的声音，大多跟水
脱不开关系——不是源于水，就是
模拟水声，诸如雨打芭蕉、风过林
梢、乡野蛙鼓、月光奏鸣等等，仿佛
条条幽静细流从耳际安然流过，片
片宁静湖面在心里泛着粼粼细波。

生命源于水，我始终以为，水声
对于睡眠，同样有一定辅助作用。一
个人的深眠阶段，不在啼鸟处处的
春日，不在朔风呼号的冬夜，也不在
倚着窗子会打盹、扒着凳子能睡着
的童稚时代，而是在母亲的胎盘里。
一个人在母亲的液态温床里，度过
了一段一生中最踏实、安详、宁静的
睡眠。在这片生命的暖海里，宁馨儿
在酣睡状态中吸纳营养，施展手脚，
完成最初的萌芽、发育与生长。据
说，新生儿刚出生时，具有游泳和在
水里休眠的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

生命本能。反倒在长大以后，历经世
事浮华与生活的种种纷扰，许多人
把这一本能给弄丢了，睡眠变得越
来越稀薄、脆弱，每每一入夜，灯一
灭，神经即开始走钢丝⋯⋯

据说，现在失眠人群越来越呈
现向高学历和艺术从业者族群集中
的趋向。专家、学者以及计算机软件
开发者，失眠比例越来越高；而作
家、演员、主持人等也成重灾区。究
其原因，由于工作压力和自由职业
者对作息时间的不自律，导致日常
作息时间混乱、睡眠没有规律，久而
成习，习而成瘾，当你意识到时，失
眠已经像一张牛皮膏药，贴上去容
易揭下来难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夜变得越
来越漫长，每晚睡三四小时是常事，
有时候，眼睛“花花”就醒了。而种种
夜的细节，却变得渐渐丰满清晰起
来：鼠辈在墙缝里挑逗打闹，猫们在
屋脊瓦顶上轻捷奔走，夜鸟掠过窗
外翅膀拍击空气，木材起燥开裂的
声音等等，都异常地生动、真切。晨
昏颠倒一词，是对长夜无眠者最好
的写照。

画家王五亦苦失眠久矣。有天
我们一起爬山，到一个山垭，一棵如
盖老树旁，山涧细流似吟。王五表示
他不走了，要补觉，昨晚没睡好；让
我们继续，他就坐大树下，等我们回
程。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垭口，画
家背靠大树，额上蒙顶风帽，依然保
持我们离开时的姿态。我们疑其假
寐，悄悄摘其帽，始知真睡着了。王
五表示，大白天的，从没睡得这么嗨
过。他总结说，每次出门，在有山有
水、听得见流水声的地方，总是睡得
特别安生。他并且说，他的下半生，
将要为拥有一间看得见风景、听得
到水声的画室而努力；抬头能见青
山、碧树、绿水，躺下，有潺潺水声从
耳边流过；室不在大，能容一案、一
榻足矣。

风景治病，山水安生，自古是文
人士大夫理想的养生之道。司空曙
有诗云：“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
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
花浅水边。”夜钓归来已残月西沉，
正好安然入睡；缆绳懒得系上，任凭
船儿随风飘荡；吹一夜的风，船也不
会飘远，还在芦花滩畔，浅水岸边。
有这份安闲心态，加之有“江村”的

“芦花浅水”相伴，司空先生的睡眠
一定错不了吧。

水声安眠，这点我宁信其有。有
次我们夜宿鼓浪屿，酒店近在海岸
线之上，与著名的鼓浪石相近。打开
窗户，澎湃的海浪声迎面袭来，涨潮
时，隐隐能听到海水在鼓浪石里冲
击回荡。但是这一夜，我是睡得少有
的好，十点熄灯，一觉醒来，以为为
时尚早，打开窗帘，天已大亮，一看
时间竟已近七点。当时大为惊奇，以
为旅途奔波、疲劳的缘故。现在想
来，大海与海浪、海潮的音响发挥了
很大作用。海中的一片弹丸之地，一
个远离大海之人偶宿岛上，其实跟
婴儿睡摇篮没多少区别，何况还有
经夜不息的海之摇篮曲相伴、催眠。

作曲家谭盾有一次对朋友说：
水声就是音乐，是天籁之声。通过水
声，我们可以听到从未听到过的声
音，听到眼泪、风暴、爱情、月光和摇篮
曲，听到古老的声音、人们灵魂深处的
声音，还有梦在水里漂来漂去。归纳起
来一句话，人在水声里，梦见了最遥远
的灵魂家园，所有生命的故乡。

有一次，我跟妻子说，我要把卧
室搬到阳台客房里去，她愿意就一
起搬去，不愿意就各睡一房。她大为
讶异，用“邪恶”的眼光瞪着我。我没
有解释，只说我想睡得好一些，她就
表示理解。我知道她是不理解的，只
是她愿意理解我。我不告诉她的原
因是我告诉她了，她可能更不理解
了。倘若我跟她说，我想睡得跟自然
近一些，能真切地听到雨滴打在屋
瓦、阳光房玻璃上的声响，以便睡得
更好⋯⋯她能信吗？

凭王五的能力，他下半辈子为一
间有山有水、能听得到水声的画室而
努力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我也有了自
己现实的“追求”——把卧室搬到阳
台客房里，这是我可以做到的。

枕着水声入眠
寒 石

在岛上，熏鱼是大菜，过年、婚
宴必备。当年，鱼鲞、腌鱼、糟鱼、醉
鱼等相当于豆腐乳、榨菜之流，家里
常备，随吃随取，唯熏鱼珍贵，一年
到头吃不到几回。

制熏鱼的原料其实普通，常为
马鲛鱼和带鱼，只不过制作过程相
对繁复，又比较费时，颇有点伺候娇
小姐的感觉。海边人家一向视海鲜
为糙爷们，对其简单粗暴，红烧，清
蒸，晒了，腌了，糟了，醉了⋯⋯平时
劳作辛苦，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
那么悉心地对待一条鱼，鱼嘛，怎么
吃不是吃呢，怎么吃也是好吃的啊。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熏鱼费油。舍不
得油就熏不成鱼，那会儿，油贵鱼
贱，熏个鱼小半瓶油没了，嫁个宫女
赔了公主似的，心疼死主妇。

当然，大日子好日子到了，那点
心疼就被奔向红红火火新生活的热
情挤走了，熏鱼也就轰轰烈烈地做
起来了。带鱼选个大肉厚的，马鲛鱼
以不大不小为佳，均剖肚洗净。怎么
切就讲究了，带鱼切成约十厘米的
段，每一段上面划叉叉，看上去像个

“爻”字。父亲切马鲛鱼很有一套，看
着他一片一片从头切到尾，最后拎
起尾巴，鱼还是整条的，鱼头朝地，
连着骨头带着皮，白白的肉半遮半
掩地翻着，像一根黑白相间的链条。
制熏鱼的马鲛鱼切片必须厚薄适
宜，且每块都要带皮。切太厚，不好
煎，外焦内生那就惨败，浪费油又糟
蹋了鱼；过薄，油炸时容易碎掉，卖
相不好不说，重点是肉又老又有煳
味，口感急转直下。趁鱼新鲜挺括或
冰冻得硬邦邦时切最好，不然，一刀
下去，糊糊一团。一款优秀的熏鱼应
该是，摆在盘子里，姿态匀称齐整，
色泽油亮诱人，咬一口，外酥里嫩，
松脆香鲜。

切成段或切成片后就可下油锅
了吗？哪有那么省心。鱼段鱼块得自
然风干，半干。到底怎样才算半干，
那就得观颜色凭手感了。切忌大太
阳下暴晒，若一不小心晒到鱼发油，
会产生类似哈喇味的气味，那股味
很顽固，即便把鱼在油锅里煎得死
去活来，依然掩盖不了。好端端的准

熏鱼就这么毁了。
岛上的厨男主妇们深谙海鲜的

妙处，尽可能原生态烹制，那是检验
食物是否美味的最好方法。透骨新
鲜的海味值得被这样对待。即便是
制熏鱼，晾干后，下锅前，仅用盐水
或酱油稍微腌一下，不像其他地方，
比如苏式熏鱼，光腌制就要用到老
抽、料酒、生姜、葱、糖、盐等，繁杂、
隆重。也难怪，他们用的是淡水鱼，
不似海鱼那般“天生丽质”，总要“涂
脂抹粉”一番。

油至八成热后，鱼段或鱼片即
可下锅，热油哒哒哒起着泡，鱼的颜
色慢慢转成金黄，用锅铲轻柔地按，
谨慎地翻。风干步骤的重要性在煎
炸时显现出来，若太湿，炸鱼时，油
会飞溅，鱼皮会脱落，鱼肉散碎不成
形；若太干，鱼肉就会煎得干硬，失
去鲜气。风干到恰到好处才能煎出
鱼片结皮鱼肉坚实的熏鱼来。

煎鱼时，鲜香味霸道地从灶头
弥漫开来，溢出大门，到院子里浓郁
不减，神仙闻到，怕也是站不稳的。
记忆里，那被熏鱼香浸润的日子，热
气腾腾又安乐餍足。

同是熏鱼，马鲛鱼做的熏鱼最味
美，咬一口，鱼皮韧韧的，拉长一段才
很不甘心地断开，初尝香酥，随之牙
齿与紧实的鱼肉厮磨，欢悦、满足，整
个人陶醉在别样的鲜美里。“山上鹧
鸪獐，海里马鲛鱼”，果真名不虚传。

吃过上海熏鱼，鲜、咸、甜，还有
点酸，有一种吃糖醋鱼的错觉。他们
制熏鱼腌制、炸好后还有一道工序
——做酱汁。酱汁用料丰富，八角、
桂皮、酱油、冰糖、花雕、香醋⋯⋯熬

制后，将浓稠的酱汁均匀浇在煎好
的鱼块上。上海熏鱼自然独具上海
风味，深受很多食客喜爱，但海岛人
表示不习惯那种糊糟糟黏嗒嗒的熏
鱼，我们的熏鱼，干爽利落，煎成一
块就是一块，不腻乎。忍不住想吃，
便伸手拈起一块大快朵颐，吃相略
为豪放，与拙朴的海味很搭。

过年后，难得回岛的儿女们又
要纷纷出岛，求学、工作、做生意的，
有了小家庭急着回归的⋯⋯赶早班
船，父母摸黑起来，把过年时做的熏
鱼放锅里“回”一下，而后悉数装进
干净的塑料袋，让孩子们带走。常有
孩子打来电话，说一到学校熏鱼就
被室友瓜分光了，让下次多带点。电
话两头的人都骄傲又心疼。

熏鱼块用来炒菜也再好不过，
炒什烩，家人时常在炒大白菜时加
入熏鱼，再配上香菇、胡萝卜、黄豆
芽，火热哒哒滚一大盘，熏鱼的鲜香
和蔬菜的清新相互沁润，滋味美妙。
当地还有一道著名的三鲜炒什烩，
以肉、鱼丸、熏鱼、肉皮膏、鹅胗花、
目鱼花、对虾等为原料，结结实实烩
成一锅。这一锅，配料队伍堪称奢
华，可以说把海岛风味包罗了，所以
又叫“全家福”。

对熏鱼，从小到大都有疑问：不
就是个油炸鱼嘛，为何偏要叫熏鱼？
古时候有熏鱼么？是怎么做法？某日
看到一段话，有关五香熏鱼法的，摘
自清代曾懿的《中馈录》一书：以青鱼
或草鱼脂肪多者，将鱼去鳞和杂碎洗
净，横切四分厚片，晾干水气。以花椒
及炒细白盐及白糖逐块摸擦，腌半
日，即去其卤，再加绍酒、酱油浸之，
时时翻动，过一日夜晒半干，用麻油
煎好，捞起。将花椒、大小茴香研细
末，糁上，安在细铁丝罩上，炭炉内用
茶叶、米少许烧烟熏之，不必过度。微
有烟香气即得。但不宜太咸，咸则不
鲜也。这样说来，从前的熏鱼是名副
其实的，要用烟熏过。有资料显示，大
概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江南一带
制作熏鱼时才省略了烟熏环节。

脱离了微微烟香，熏鱼才成为
现在的熏鱼。万物有理，究底枉费精
神，好好享用才是正事嘛。

熏
鱼
记

虞

燕

在浙西。群山之下展开红色的泥
土。
感到暖身。诗意的搅动
在风中变得透明。广袤的丘陵就
像起伏中的骨骼。
古今有多少壮士隐身在里面。在
注视中
我调整了一个姿势。用灵魂
感受它的雄浑与厚重。它分布广
阔。几乎占了整个南方。
让植物们握住红色血液。我的身
体
跟随周边的植物旋转。
如逶迤中走不出叠叠山峰的江
流。
被一团红色的火焰推动着。

如同我出身那边的大海汹涌。明
天就像一封情书
会读到好消息。我捧起一抔红泥
土
其黏度与柔和，让我想起抱团取
暖的一个紧密群体。
在霜雪覆盖下不曾冷却的激情。
像滚烫的嘴唇。
念及一个人的名字就要记住她的

温存。
幸福是温性的成分。红泥土和玫
瑰一样需要被歌颂。
像她乌黑的眼睛在梦中出现。
在山岗上散步。
一手挽住蓝天。另一只手挽住风
的腰肢。
众多的山花低诉大地的秘密。
红豆杉树下
我留下一个姿影。尝了几颗果子
就会记住甜美来自红土地的馈
赠。耀眼的天空
渐渐收拢明丽的光羽。夜幕犹如
手指
一摆动，许多星星就出来了
多像古今壮士的眼睛……

红泥土
——感于浙西之行

王大方

二爷爷家在邮电路西边。邮电
路是庵东镇上的一条主干道。

我小时候常去二爷爷家，后来
走动少了，只是因为离乡日远。近
些年我再去，大概只在过年过节
时，最近一次去，却是参加二爷爷
的丧礼。10 月末的周五下午，我
接到老爸电话，被告知二爷爷已于
当天中午在家中过世。虽是凶信，
出人意料，但我很快接受了这个现
实，内心平静并无悲痛，一来二爷
爷享年八十有六，算得上高寿；二
来听说二爷爷走得很安详，无病无
痛的，真正的“寿终正寝”。

周六我到二爷爷家的时候，已
近傍晚。车停在路边，还没等走过
去，远远就看见门前道地上已支起
了油布篷，里边传来锣鼓敲打声，
想是请了道士做法事，我们俗称

“敲道场”。赶来吊唁的亲友不少，
一时间人进人出的。

我走到灵堂，对着二爷爷的遗
像拜了拜，入内围着遗体走了一
圈。遗体就安置在可通电制冷的玻
璃棺内，面部用一块白布覆盖着，
因此看不见二爷爷的遗容。二奶奶
有老年痴呆症，一脸木然地坐在旁
边。其他直系亲属都披麻戴孝，见
我到场，连忙迎上来，拉着我一番
寒暄。我被亲戚们突如其来的热情
多少有些惊到，大约从前不曾经历
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毕竟我是
长房长孙，人又生得高大，一堆一
块往那一站，就像那么回事。还有
一层意思，我离乡久了，在老家亲
友间朴素的传闻中，我算是混得还
有点出息。就连我爸，早在二爷爷
家忙活老半天了，一见面也伸手过
来整理我没翻好的衣领。

晚饭安排了几桌，就摆在二爷
爷家附近的空地上，宗亲们差不多
都到了，纷纷坐拢来一起吃饭。也
许因为多年未见，长辈们辨别我的
身份颇费了番工夫，现场问了一
圈，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是阿
某的儿子！”而我最大的感触是，
叔伯们真的都老了，一个个头上鬓
角露着白发，无一例外，在向晚的
秋风斜阳中分外醒目。他们终于不

再拿我当小孩子看待，我却依稀还
记得他们年轻时的情形。当年的大
小伙子们斗鸡走犬争强好胜，现在
他们气力日衰，还在酒桌上面皮涨
红胡吹大气，更像是要从平庸生活
中挣回一丝颜面的倔强姿态。当
然，他们的儿子，我的堂兄弟族兄
弟们，也都从我记忆中的小毛头长
成英气勃勃的青年了。

晚饭后道场上又锣鼓声大作，

这场法事的重头戏正式开场。四五
个师父坐在下首吹打乐器，一个师
父站在上首，身披法衣，持剑掐
诀，步罡踏斗，满场穿梭。我们统
一管他们叫“道士先生”。说是道
士，其实都是兼职，并非长年在宫
观里修行的专业宗教人员，平日照
样过常人的生活，哪家有白事了，
就请他们去接活。念念有词间，道
士先生引着亲属们在灵堂里来回行
走，上香跪拜。我侧目看去，这些
道士挺年轻的，有的一看就是“90
后”，真是流水前波让后波——敲
道场是个体力活，干这行也得趁年
轻。

道场一直敲到深夜 11 点多才
收场。二爷爷停灵已停了两晚，叔
伯们商议好，次日早上 7 点出殡，
6 点半大家再到这里集合。我既然
来了，自是要送完二爷爷最后一
程。这一晚就得在镇上过了。我忽
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镇上我连个
住处也没有——七二三大街的房子
早就卖了，乡下的老房子已租给建
筑公司当仓库。亲戚们当然乐得邀
我去他们家中住一宿，我一想这来

回总共才睡六个多钟头，到别人家
里也不习惯，倒不如去旅馆里住一
晚更省事。恰好邮电路两边开着几
家小旅馆，我就随便开了个单间入
住。房间十分简陋，我也顾不上
了，略一洗漱，躺下前去拉窗帘，
抬头顺着屋檐望见夜空，星月朗
朗。那一刻我内心泛起一缕悲欣交
集的涟漪，自己多少年没在镇上过
夜了，没想到这一趟竟是客居在家
乡的旅店里。

次日一早走出旅馆，街上许多
店面还没有开门，我也是多少年没
再踏入家乡的清晨了。要是搁小时
候，这个点我应该正走在去学校的
路上吧。按时赶到二爷爷家，准点
出殡，送行的队伍从邮电路出发，
走到庵余路与人和街交会处，换乘
大巴车，集体开赴慈溪殡仪馆。到
殡仪馆，大家在礼堂向二爷爷做最
后道别后，遗体即转去火化。我们
在室外等，前后不到一个钟头，堂
叔就捧着骨灰盒出来了。物理意义
上的二爷爷，至此终极。人生历
程，真的短促。当然我们还须将二
爷爷的骨灰盒送到墓中安厝。我们
离开殡仪馆，走余慈连接线，不多
时就到余姚的福安墓园。二爷爷的
墓离我爷爷的墓很近，上下只隔了
一排，老哥俩有伴了。遗体在慈溪
殡仪馆火化，葬在余姚的公墓，这
或许是我们那一带生民特有的圆满
结局。

送完二爷爷，大家回到庵东，
还要吃一顿午饭。这顿饭才是整个
丧 礼 的 正 餐 ， 我 们 俗 称 “ 大 豆
腐”，亲友们到齐了，热热闹闹，最
有排面。我本想着吃完午饭就回宁
波，堂叔非拉着我吃过晚饭再走。晚
饭只一桌人，堂叔频频给我夹菜，几
次明说暗说，堂房兄弟里你是老大，
弟弟妹妹们还在读书，以后有好的
机会，一定要关照他们！

晚上我开车回宁波，路线极方
便，从邮电路往西到底就驶入杭州
湾大道，再向北直行两公里路即到
庵东高速口，一路开回宁波市区便
是。来去匆忙间，故乡人事，飞驰
而过。

还乡
须断肠

林 彡
悠哉 水贵仙 摄


